
與
朋
友
聊
起
為
何
反
對
派
整
天
針
對
梁
特
首
？

經
常
對
人
不
對
事
，
連
行
政
會
議
召
集
人
林
煥
光

都
忍
不
住
出
聲
批
評
：﹁
早
前
的
版
權
修
訂
條
例

及
最
近
的
醫
委
會
草
案
，
原
意
是
回
應
民
意
改
善

政
策
，
根
本
不
涉
政
治
問
題
，
相
關
業
界
亦
已
有

共
識
，
但
偏
偏
去
到
立
法
會﹃
埋
門
一
腳﹄
，
卻
有
政

黨
及
議
員
因
不
滿
某
人
做
特
首
等
政
治
理
由
，
突
然
反

枱
由
支
持
變
為
反
對
，
為
了
部
分
既
得
利
益
團
體
，
而

不
惜
犧
牲
廣
大
市
民
利
益
。
這
些
是﹃
小
學
雞﹄
、
不

負
責
任
及
不
顧
全
大
局
的
表
現
，
我
很
沮
喪
。﹂
其
實

除
了
反
映
不
負
責
任
、
低
水
平
外
，
更
明
顯
反
映
出
他

們
做
議
員
的
目
的
是
拖
垮
政
府
，
絕
非
為
港
人
做
事
。

所
以
現
在
多
了
人
想
移
民
，
政
府
非
要
負
主
責
，
搞
到

香
港
不
安
寧
的
議
員
、
社
運
政
客
才
要
負
主
要
責
任
。

淺
略
分
析
他
們
為
何
那
麼
恨
梁
特
首
？
人
一
上
台
就

叫
他
下
台
，
只
能
說
他
們
知
道﹁
這
個
特
首
夠
硬
淨
，

不
好
欺
負﹂
，
所
以
千
方
百
計
抓
他
痛
腳
，
向
他
潑
污

水
，
凡
是
他
提
出
的
都
用
陰
謀
論
看
，
煸
動
輿
論
製
造

事
端
，
所
有
東
西
也
歸
咎
於
他
身
上
，
幸
好
特
首
真
的

夠
硬
，
否
則
又
要﹁
換
人﹂
，
似
乎
中
央
也
看
透
了
香

港
政
壇
的
人
水
準
去
到
哪
水
平
，
有
些
所
謂﹁
民
意﹂

代
表
只
是
玩
把
戲
，
每
個
特
首
他
們
都
不
滿
意
。
看
看

有
實
際
同
梁
特
首
合
作
的
林
鄭
司
長
的
評
論
，
曾
非
同

一
陣
營
，
反
對
過
他
的
何
柱
國
、
林
建
岳
都
變
成
支
持

他
就
知
道
。
俗
語
說﹁
海
上
扒
龍
舟
，
岸
上
有
人
見﹂
，
有
誰
落

力
，
有
誰
偷
懶
都
一
清
二
楚
。
在
市
民
角
度
，
不
少
人
感
受
到
他

在
努
力
為
港
工
作
，
反
應
很
快
，
只
是
社
會
泛
政
治
化
的
環
境
讓

人
舉
步
為
艱
。

特
首
的
反
應
很
快
，
可
惜
有
時
其
手
下
跟
不
上
，
沒
為
他
的
政

策
鳴
鑼
開
道
。
其
實
香
港
電
台
除
了
為
市
民
服
務
外
，
也
應
撥
一

條
頻
道
為
政
策
解
說
，
類
似
無
綫
的
︽
講
清
講
楚
︾
，
這
與
新
聞

自
主
沒
關
，
是
給
市
民
知
道
政
策
內
容
才
知
道
應
支
持
還
是
反

對
。
港
台
仍
有
其
他
頻
道
做
他
們
認
為
該
做
的
事
。

否
則
經
常
誤
解
，
例
如
當
中
央
提
出﹁
一
帶
一
路﹂
經
濟
體
，

特
首
很
快
想
到
香
港
可
扮
演
的
角
色
，
從
中
獲
得
的
機
遇
，
提
出

一
些
策
略
，
反
應
之
快
是
其
他
地
方
沒
有
的
，
但
之
後
政
府
部
門

卻
沒
有
人
跟
進
，
詳
細
解
釋
政
策
為
何
要
這
樣
？
效
果
如
何
？
結

果
被
反
對
派
趁
機
指
是﹁
擦
鞋﹂
，
然
後
到
行
政
長
官
提
出
向
來

自﹁
一
帶
一
路﹂
經
濟
體
的
傑
出
學
生
提
供
獎
學
金
，
以
吸
引
來

港
升
讀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
同
時
設
立
供
香
港
學
生
前
往﹁
一
帶
一

路﹂
經
濟
體
升
讀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的﹁
一
帶
一
路
境
外
升
學
獎
學

金﹂
，
這
其
實
對
的
，
對
有
志
向
這
方
向
發
展
的
學
生
是
個
很
好

的
支
持
，
但
一
個
獎
學
金
的
設
立
又
引
起
一
番
爭
論
。

親
耳
聽
到
一
群
剛
退
休
的
政
府
高
級
公
務
員
對
話
：﹁
特
首
都

黐
嘅
，
叫
學
生
去﹃
一
帶
一
路﹄
嘅
阿
拉
伯
國
家
讀
書
，
你
啲
細

路
去
唔
去
呀
？
梗
係
唔
去
啦
。﹂
大
家
都
知
道
要
得
到
獎
學
金
是

要
有
一
定
條
件
，
不
是
普
遍
性
，
特
首
是
希
望
支
持
有
志
參
與
去

﹁
一
帶
一
路﹂
發
展
的
傑
出
學
生
，
不
是
叫
所
有
普
通
學
生
都

去
，
為
什
麼
有
知
識
之
人
也
如
此
理
解
呢
？
就
是
有
關
部
門
沒
做

好
向
市
民
解
釋
，
誤
解
愈
來
愈
多
，
罪
又
是
特
首
受
，
現
時
似
乎

能
幫
助
推
動
政
策
的
人
太
少
了
。
自
習
主
席
提
出﹁
一
帶
一
路﹂

至
今
三
年
了
，
內
地
有
些
地
方
企
業
開
始
見
成
效
，
香
港
還
在
審

議﹁
撥
款
申
請﹂
階
段
，﹁
死
得﹂
！
不
過
，
香
港
商
界
慣
了
靠

自
己
的
，
有
實
力
的
人
相
信
早
已
自
己
謀
動
了
。

對人不對事是「小學雞」

英
國
以﹁
公
民
投
票﹂
︵referendum

︶
決
定
是
否

脫
離﹁
歐
洲
聯
盟﹂
，
結
果
出
人
意
表
，﹁
脫
歐
派﹂

險
勝﹁
留
歐
派﹂
，
舉
世
震
驚
。
英
國
脫
歐
帶
來
的
經

濟
衝
擊
難
以
估
計
，
當
初
大
力
鼓
吹
脫
歐
的
政
客
也
一

時
無
法
適
應
。
此
事
對
於
西
方
的
政
治
科
學
也
有
深
遠

的
影
響
，
因
為
許
多
英
國
選
民
在
投
了﹁
神
聖
一
票﹂
要
脫

歐
之
後
，
很
快
便
反
悔
。
原
來
有
選
民
贊
成
留
歐
，
卻
故
意

投
脫
歐
一
票
來
表
達
對
現
政
府
的
不
滿
！
現
在
木
已
成
舟
，

英
國
執
政
保
守
黨
的
要
員
一
再
強
調
，
不
可
能
再
有
第
二
次

公
投
！
英
國
是
所
謂﹁
老
牌
民
主
政
體﹂
，
怎
麼
這
些
原
本

應
該
是
高
質
素
的
選
民
竟
會
糊
塗
至
此
？
於
是
西
方
歐
美
的

民
主
制
度
，
又
或
者﹁
英
式
民
主﹂
的
優
劣
，
又
成
為
學
術

上
的
熱
門
討
論
話
題
。
無
良
政
客
一
天
到
晚
要
訴
諸
公
投
，

結
果
選
民
並
不
是
英
國
政
壇﹁
精
英﹂
想
像
中
那
麼
聰
明
、

那
麼
了
解
自
己
投
這
一
票
的
意
義
。
世
界
各
國
的
旁
觀
者
又

是
否
可
以
批
評
英
國
選
民
的
質
素
差
劣
，
不
配
有
這
樣
投
票

決
定
國
家
前
途
的
權
利
？

﹁
英
國﹂
現
名﹁
大
不
列
顛
及
北
愛
爾
蘭
聯
合
王
國﹂
，

簡
稱﹁
聯
合
王
國﹂
。﹁
大
不
列
顛﹂
包
括
英
格
蘭
、
蘇
格

蘭
和
威
爾
斯
三
部
分
。
中
國
人
間
常
有
講
什
麼﹁
英
倫
三

島﹂
，
其
實﹁
英
國﹂
只
得
大
不
列
顛
和
愛
爾
蘭
兩
大
島
，

愛
爾
蘭
在
南
部
脫﹁
英﹂
，
自
成
一
國
，
在
此
之
前
英
格

蘭
、
蘇
格
蘭
、
威
爾
斯
和
愛
爾
蘭
都
屬﹁
大
英
帝
國﹂
︵
實

為
大
不
列
顛
帝
國
︶
。
四
處
地
方
各
有
自
己
的
語
言
，
只
因

英
格
蘭
向
來
壟
斷
帝
國
事
務
，
所
以
國
人
一
直
沿
用﹁
英
國﹂
這
個
名

詞
。英

國
公
投
結
果
是
脫
歐
佔
多
數
，
難
題
一
個
接
一
個
而
來
，
蘇
格
蘭

又
要
再
來
公
投
獨
立
，
前
番
公
投
不
通
過
，
現
在
英
國
國
內
民
間
脫
歐

與
留
歐
兩
派
已
經
全
面
決
裂
，
甚
至
有
人
提
議
首
都
倫
敦
也
跟
蘇
格
蘭

一
起﹁
脫
英
回
歐﹂
。
十
九
世
紀
時
英
國
號
稱﹁
日
不
沒
國﹂
，
現
在

卻
有
分
崩
離
析
的
危
機
。
推
源
禍
始
，
首
相
卡
梅
倫
難
辭
其
咎
，
他
的

政
治
豪
賭
，
是
預
計
公
投
結
果
會
是
留
歐
勝
脫
歐
，
結
果
如
意
算
盤
打

不
響
，
他
會
成
為
亡
國
罪
人
嗎
？

全
民
投
票
背
後
的
原
則
是﹁
少
數
服
從
多
數﹂
︵m

ajority
rules

︶
，﹁
少
數
服
從
多
數﹂
卻
不
是﹁
全
等
於﹂
︵equivalent

to

︶﹁
民
主﹂
︵dem

ocracy

︶
！
筆
者
近
年
領
悟
到﹁dem

ocracy

﹂

不
宜
譯
為﹁
民
主﹂
，
它
的
字
面
義
其
實
是﹁
眾
治﹂
！
此
詞
源
於
希

臘
文
，
前
半
的﹁dem

o

﹂
是﹁
眾
人﹂
，
後
半
的﹁cracy

﹂
是﹁
管

治﹂
。
眾
治
難
以
執
行
，
所
以
後
人
又
再
將﹁
民
主﹂
分
為﹁
直
接
民

主﹂
和﹁
間
接
民
主﹂
。
世
界
上
大
部
分﹁
民
主
政
體﹂
其
實
都
是

﹁
間
接
民
主﹂
，
這
個
跟
中
國
儒
家
傳
統
的﹁
賢
治﹂
近
似
，
差
異
是

在
於
怎
樣
選
取
執
行﹁
間
接
民
主﹂
的
管
治
階
層
而
已
。

﹁
全
民
投
票﹂
算
是﹁
直
接
民
主﹂
，
幅
員
廣
闊
的﹁
民
主
政
體﹂

很
難
執
行
，
中
歐
小
國
瑞
士
是
個
例
外
，
因
為
小
國
寡
民
，
所
以
才
能

成
為﹁
公
投
專
業
戶﹂
。

英
國
意
外
脫
歐
，
誓
將
成
為
當
代﹁
政
治
科
學﹂
的
重
要
研
究
個

案
。
英
國
會
土
崩
瓦
解
嗎
？
會
引
發
蘇
格
蘭
獨
立
戰
爭
嗎
？

好
戲
還
在
後
頭
！

直接民主投錯票﹗

小
狸
最
近
坐
了
一
趟
長
途
火
車
，
原
本
二
十
四
小
時

的
車
程
，
由
於
華
中
大
水
而
被
延
長
至
三
十
二
個
小

時
。
在
這﹁
漫
長﹂
的
三
十
二
小
時
裡
，
最
讓
小
狸
驚

訝
的
，
是
竟
然
有
那
麼
多
的
人
會
如
此
的
無
聊
。

僅
以
小
狸
所
在
的
硬
臥
車
廂
為
例
，
至
少
在
小
狸
每

次
前
後
溜
達
觀
察
期
間
，
不
僅
看
紙
版
書
的
人
為
零
，
看

kindle

電
子
書
的
人
為
零
，
聽
音
樂
的
為
零
，
看
電
影
的
為

零
，
就
是
玩
手
機
的
人
都
很
少
，
除
了
一
個
人
用
筆
記
本
電

腦
工
作
外
，
其
餘
絕
大
多
數
人
都
只
在
做
三
件
事
：
睡
覺
、

發
呆
、
聊
天
。

這
種
現
象
在
最
初
並
沒
有
引
起
小
狸
的
太
大
注
意
，
因
為

睡
覺
很
可
能
是
之
前
忙
碌
終
能
補
覺
，
發
呆
很
可
能
是
享
受

放
空
或
思
考
人
生
，
聊
天
則
更
可
能
是
源
於
恰
逢
知
己
。
但

隨
着
時
間
流
逝
、
尤
其
是
進
入
加
時
階
段
後
，
睡
覺
的
已
明

顯
看
出
早
已
睡
飽
卻
仍
在
堅
持
，
發
呆
的
並
沒
在
享
受
因
為

臉
上
已
露
出
各
種
煩
躁
，
聊
天
的
也
不
是
投
緣
因
為
正
滿
車

廂
地
找
新
人
搭
話
。
而
一
路
下
來
，
小
狸
也
發
現
廣
大
地
區

的
蜂
窩
信
號
並
不
好
，
上
網
基
本
沒
戲
。
換
句
話
說
，
車
上

的
人
們
是
真
的
在
無
聊
。
沒
有
了
電
視
，
沒
有
了
網
絡
，
人
們
剩
下

的
，
就
只
有
睡
覺
、
發
呆
和
沒
話
找
話
。

這
讓
小
狸
想
起
飛
機
和
高
鐵
，
在
這
兩
個
場
景
下
，
看
書
、
聽
音
樂

甚
至
工
作
的
乘
客
會
相
對
增
多

︱
但
也
只
是
相
對
，
靠
發
呆
和
睡
覺

度
過
的
人
仍
然
很
多
，
但
畢
竟
時
間
短
，
所
以
並
不
能
分
辨
是
需
要
還

是
無
聊
。
也
許
在
中
國
，
普
通
火
車
真
的
沒
有
飛
機
和
高
鐵
那
麼﹁
商

務﹂
和﹁
精
英﹂
，
但
學
會﹁
不
無
聊﹂
、
學
會
珍
惜
時
間
、
學
會
對

自
己
的
人
生
負
責
竟
然
是
商
務
人
士
和
精
英
的
專
利
嗎
？
更
何
況
，
小

狸
坐
的
這
趟
長
途
列
車
並
不
是
開
往
蠻
荒
之
地
，
它
連
接
的
是
中
國
最

繁
華
先
進
的
兩
個
大
都
市
，
乘
客
中
需
要
趕
時
間
的
在
職
人
員
可
能
少

些
，
但
放
暑
假
的
學
生
甚
至
老
師
、
全
職
主
婦
、
自
由
職
業
者
卻
非
常

多
，
可
為
什
麼
會
無
聊
呢
？

這
又
讓
小
狸
想
起
小
時
候
坐
火
車
，
那
時
候
沒
有
網
絡
，
沒
有
手

機
，
人
們
在
火
車
上
最
常
見
的
消
遣
方
式
是
看
書
、
看
報
和
打
撲
克
，

其
中
文
化
人
看
正
經
書
報
，
下
里
巴
人
則
更
偏
愛
車
站
小
販
兜
售
、
載

滿
奇
聞
逸
事
的
小
報
小
刊
。
撲
克
也
不
是
現
在
的
鬥
地
主
和
扎
金
花
，

它
通
常
屬
於
學
生
的
群
體
出
遊
，
玩
的
多
是
需
要
團
隊
合
作
的
升
級
或

敲
三
家
。
那
時
候
的
火
車
眾
生
相
，
不
知
為
什
麼
，
不
會
像
現
在
這
麼

無
聊
。

（
未
完
待
續
）

無聊的時代

許
家
屯
在
美
國
去
世
了
，
得
享
百
歲

高
齡
，
算
是
他
的
福
氣
。
他
晚
年
希
望

落
葉
歸
根
，
回
到
祖
國
養
老
，
我
曾
著

文
表
示
同
情
。
雖
然
對
於
許
家
屯
的
為

人
，
憑
在
港
的
多
次
接
觸
，
覺
得
他
更

像
一
個
資
產
階
級
政
客
，
而
不
像
一
個
虔
誠

的
共
產
黨
員
。
而
且
有
關
他
的
私
生
活
，
更

多
傳
聞
。
他
退
休
後
仍
能
作
為
重
要﹁
封
疆

大
吏﹂
，
被
派
來
港
，
更
為
許
多
人
意
料
所

不
及
。
而
當
年
與
他
共
事
的
江
蘇
省
要
員
，

如
惠
浴
宇
等
，
都
曾
向
中
央
告
狀
，
指
出
他

行
為
的
不
當
之
處
。
但
不
知
為
何
他
仍
能
在

港
工
作
多
年
，
屹
立
不
動
。
如
果
不
是﹁
六

四﹂
事
件
，
出
逃
美
國
，
他
是
可
以
在
港
或

深
圳
等
地
養
老
善
終
的
。

他
晚
年
要
求
回
國
，
按
照
中
國
人
的
傳
統

道
德
，
一
個
人
早
年
雖
然
犯
錯
，
但
已
達
風

燭
殘
年
，
應
予
諒
宥
，
讓
一
個
老
人
落
葉
歸

根
，
也
不
為
過
。

不
過
，
據
聞
早
年
楊
尚
昆
訪
問
美
國
，
曾

要
許
家
屯
乘
搭
他
的
專
機
回
來
。
許
家
屯
卻
不
敢
應

命
，
怕
回
國
後
遭
受
清
算
。
可
見
他
於
公
於
私
，
都
有

把
柄
讓
人
捉
住
，
所
以
只
好
留
美
不
歸
。

許
家
屯
去
美
之
後
，
卻
在
台
灣
出
版
兩
厚
冊
的
︽
許

家
屯
香
港
回
憶
錄
︾
，
諒
是
有
人
代
筆
，
但
也
透
露
了

不
少
內
幕
，
不
過
經
過
潤
飾
，
總
是
為
自
己
說
好
話
。

當
年
要
派
人
來
港
作
為
中
央
駐
港
機
構
主
管
，
聞
說

原
是
要
派
外
交
專
家
柯
華
前
來
，
但
據
說
臨
時
變
卦
，

突
然
轉
為
派
退
休
老
幹
部
，
又
不
熟
悉
港
情
的
許
家

屯
，
內
地
和
香
港
都
感
意
外
。
而
許
卻
因
退
休
後
忽
然

被
付
以
重
任
，
眾
人
更
不
明
所
以
。
不
過
此
人
也
頗
有

應
付
新
任
務
的
能
力
，
來
港
後
相
當
活
躍
，
與
上
層
人

士
有
來
有
往
，
使
當
年
社
會
知
名
人
士
廖
瑤
珠
頗
為

﹁
吃
醋﹂
，
認
為
她
是
解
放
初
期
愛
國
女
著
名
律
師
，

卻
反
被
冷
落
在
一
旁
，
因
而
演
出
在
公
開
場
合
大
罵
駐

港
頭
人
周
南
的
一
幕
，
當
時
還
是
我
出
來
打
圓
場
。

往
事
已
經
如
煙
，
廖
瑤
珠
早
已
作
古
，
周
南
仍
在
北

京
養
老
，
許
家
屯
剛
剛
去
世
。
人
事
幾
番
新
，
正
是

﹁
百
代
興
亡
朝
復
暮
，
江
風
吹
倒
前
朝
樹
︵
︽
儒
林
外

史
︾
︶﹂
。

許家屯與香港

昨
天
七
月
十
日
是
本
年
度
香
港
賽
馬
煞
科
日
，
我
並
非
馬
迷
卻
也

留
意
到
圈
中
兩
位
重
要
的
女
性
，
第
一
位
是
去
年
九
月
六
日
首
度
在

香
港
上
陣
出
賽
，
十
月
十
日
已
贏
得
首
場
頭
馬
的
阿
妹
蔣
嘉
琦
，
她

也
是
自
千
禧
年
五
月
余
詠
詩
退
役
之
後
，
首
位
獲
發
香
港
見
習
騎
師

牌
照
的
人
氣
女
騎
師
。
另
一
位
是
羽
毛
球
高
手
、
現
任
香
港
見
習
騎

師
學
校
陳
念
慈
︵A

m
y

︶
校
長
。

昨
天
也
是A

m
y

校
長
入
職
十
周
年
紀
念
，
她
直
言
如
果
即
時
結
束
這
任

務
，
也
會
感
到
這
是
個
完
美
的
句
號
，
特
別
是
在
嘉
琦
加
入
之
後
，
因
為

以
往
她
不
能
走
進
宿
舍
，
那
是
全
男
班
的
地
方
，
現
在
她
可
以
了
！A

m
y

回
想
二
零
零
九
年
第
一
次
接
觸
蔣
嘉
琦
，
印
象
一
般
，
後
來
見
她
堅
毅
勤

奮
，
不
怕
吃
苦
，
是﹁
天
生
運
動
員﹂
！A

m
y

最
欣
賞
阿
妹
那
種
總
是
漠

不
經
意
、
沒
有
被
勝
利
衝
昏
頭
腦
的
態
度
，
最
難
忘
那
次
阿
妹
策
騎﹁
君

子
協
定﹂
受
傷
，
經
檢
查
後
，
驗
出
手
指
骨
裂
了
要
養
傷
兩
個
月
之
久
，

在
此
期
間
她
沒
有
躲
懶
，
一
直
爭
取
改
善
自
己
技
術
的
不
足
，
自
我
加
強

訓
練
，
至
再
出
賽
時
令
人
眼
前
一
亮
，
令A

m
y

非
常
感
動
！

馬
迷
愛
叫
蔣
嘉
琦
做
阿
妹
和
嘉
琦BB

，
非
常
親
切
，
她
本
人
卻
喜
歡
大

家
叫
她
嘉
琦
。
七
年
前
嘉
琦
中
五
畢
業
，
經
父
親
鼓
勵
成
功
投
考
賽
事
見

習
學
員
計
劃
，
經
過
兩
年
半
在
香
港
的
基
礎
訓
練
，
二
零
一
二
年
被
派
往

紐
西
蘭
接
受
海
外
訓
練
，
她
學
會
了
如
何
與
馬
匹
相
處
，
目
睹
一
匹
參
與

賽
事
的
馬
匹
怎
樣
由
出
生
至
訓
練
成
功
。
在
彼
邦
她
先
後
出
賽
四
百
五
十

三
次
，
贏
得
四
十
四
場
頭
馬
。
回
港
後
，
她
最
難
忘
首
次
出
賽
與
馬
迷
見

面
，
聽
到
很
多
歡
呼
聲
，
很
鼓
舞
！﹁
我
知
自
己
是
唯
一
的
女
騎
師
，
人
氣
一
定

有
，
但
想
不
到
後
來
人
氣
會
這
麼
爆
燈
！
我
明
白
在
比
賽
中
，
沒
有
師
兄
會
禮
讓
，

大
家
都
好
勝
，
我
也
愛
贏
！﹂

當
騎
師
體
重
控
制
非
常
重
要
，
當
年
入
學
時
阿
妹
九
十
多
磅
，
現
在
超
過
一
百

磅
，
她
在
紐
西
蘭
受
訓
時
愛
上
了
吃
羊
肉
和
牛
肉
，
也
最
拿
手
煮
意
大
利
粉
，
現
在

學
校
飯
堂
的
牛
肉
菜
式
最
合
她
的
口
味
，
她
是
牛
魔
王
！
二
十
三
歲
的
阿
妹
坦
言
已

嘗
初
戀
滋
味
，
擇
偶
條
件
：
樣
貌
絕
不
重
要
，
有
學
識
是
首
選
，
還
有
一
定
要
支
持

她
的
騎
師
工
作
，
否
則
絕
無
可
能
發
展
。

身
為
贏
頭
馬
最
多
的
女
騎
師
，
阿
妹
最
渴
望
置
業
，﹁
很
感
激A

m
y

校
長
在
學
習

課
程
中
教
曉
我
們
理
財
之
道
，
今
年
收
入
未
夠
交
首
期
，
寄
望
在
明
年
！
我
非
常
滿

意
今
年
的
成
績
，
多
謝
馬
迷
馬
主
各
方
的
愛

護
。
今
︵
昨
︶
天
煞
科
後
，
放
暑
假
十
天
，

我
會
請
家
人
到
日
本
旅
遊…

…

在
九
月
馬
季

開
鑼
之
前
，
我
會
接
受
外
面
邀
請
去
觀
摩
參

賽
，
希
望
有
一
天
可
以
當
最
佳
騎
師
！﹂

今
天
蔣
嘉
琦
跑
出
了
光
彩
的
未
來
，
其
實

你
也
可
仿
效
投
考
賽
事
見
習
學
員
，
只
要
年

滿
十
五
歲
，
至
少
完
成
中
三
課
程
，
熱
愛
體

育
運
動
，
入
職
薪
酬
為
一
萬
元
，
截
止
日
期

為
七
月
二
十
日
，
請
去
馬
！

馬圈兩重要女性

將拾荒進行到底—錢兄總說。聽起來好像多
難，其實不過一瞥間，就看到了德清窯原始青瓷
殘片、南宋梅子青蓮瓣碗殘片、宋影青斗笠盞殘
片、或宋代葵口碗殘片、南宋龍泉蓮瓣碗殘片、
五代北宋越窯缽或者罐子殘片、宋元粗瓷碗底殘
片……杭州是六大古都之一，文化沉積層深厚，
修路建橋或者隧道施工，地被深挖，這些東西就
被翻了出來，甚至綠化帶填埋的渣土，也藏有這
些古代瓷器殘片。至於運河，為了疏浚清淤，更
常見這些東西。古時人們洗碗、洗盞、洗罐子，
手上不小心，器物就掉進了河裡。或者運瓷器的
船沉了，一挖到，就是一船的古物。那時候的驚
呼、嘆息、惋惜、沮喪、哀告，變成了現代人的
驚喜。錢兄就這麼做起了拾古者，翻閱他的微信
朋友圈，是有趣的。
拾荒，是需要眼力的。錢兄在朋友圈裡說道：
「拾荒是技術活，要不斷提高自身的專業素養，
才能成為一名專業的拾荒客。拾荒客要能通過一
些特徵清楚分辨年代、窯口、器型，才知道哪些
值得撿。比如，龍泉窯都容易看懂，年代宋也基
本沒有問題，至於是什麼器型以及南宋哪個時
期、具體哪個窯口，僅憑這麼小一片來判斷，還
是需要豐富經驗。刻蓮瓣，表面用竹篾劃細直條
紋，這是南宋早期的工藝。器型就是最後那個蓮

瓣碗。」隨着每一段介紹之後，附上拾荒得來的
瓷片細節圖，還附上完整的蓮瓣碗圖。
錢兄通常就是埋着頭走着路吧，突然看到一個

碎瓷片，半掩半埋在路邊的泥土裡，就拍了照片
發上來，仔細分析推斷。
「以下圖這種狀態，來分辨年代窯口，對一個像

我這麼專業的拾荒客來說是很簡單的。這兩個，
一個元龍泉，一個明龍泉，怎樣一眼辨別呢？關鍵
就在足圈：元代墊燒的墊餅是墊在足圈的，明代
墊餅是墊在足圈裡面的。而元代和宋代的區別在
於宋代精，元代粗。所以，前一個整個足圈都無
釉，又胎體厚，足圈寬大的龍泉殘片是元代的，
而那個足圈有釉的就是明代的龍泉碗殘片。」
他隨時可能遇到，也就隨時可能發一次，像我
們這種好奇又沒有時間專門學習的人，就可以利
用零散的時間薰習一點古氣息了。至少，訓練一
下眼力，參照這些「到代」的古瓷殘片、紋飾線
條的氣韻，對比東西老不老、好不好，一目了
然。
「文一路隧道施工，出門就撿到宋代黑白雙

煞，建盞殘片和影青殘片。」
「路過綠化帶，老遠就看到草叢裡閃出一道玉
樣的綠光，估計是南宋鼎盛時期的龍泉梅子青殘
片。」

「拾到紫砂壺殘片，猜器型。」
「前段時間，在古玩群裡，我曾經說過：有些
東西，你就是離它一丈遠，依舊能一眼認出它的
窯口年代。就像這片，雖然它淪落紅塵，淤泥中
只隱隱露出一絲，但是宋瓷那些釉色極致之美，
那份寧靜與恬逸，依舊會深深地吸引你的目光。
除了極致的釉色外，那揮灑又婉約的寥寥數筆刻
畫，使我們能夠充分領略到宋人對生活、對美的
追求。輕撫殘瓷，追憶古人，當代人心中那份浮
躁會悄然褪去。」
「當代人」，寫下這篇微信的那時那刻，當然
只能是他這個人。比如我，就沉不到那麼靜的狀
態去除浮躁，只能從語言文字和知識中感受到絲
毫，只能嚮往。
古物，要見多了，沉浸於它，和它對話，才能
嗅出它靜靜散發的韻味和氣息。
錢兄提到，宋瓷器釉色美，純潔簡單，而很花
功夫的蓮瓣碗殘片卻容易撿到，說明在當時很普
及。明代人說宋代人太精緻，宋朝社會富裕，老
百姓對生活要求很高，日常用品也追求美觀，無
時無處都體現出對美有着深刻的欣賞。
古代傳統講究傳承，破舊立新是需要一番刻苦

學習的，不似現代人，基本東西沒有學會，就標
新立異。錢兄指着面前一個黑色粗厚的公道杯
說，這種手工捏的東西，粗看好玩、拙樸，但是
不好用，也不好看湯色，器型也不耐看，還不如
用玻璃的。
器物，是言說着時代變遷的。唐皇室飲茶，多
用金銀器，但陸羽在《茶經》中比較各地瓷器，

看重推崇越窯，除了越窯「類玉」、「類冰」
外，還因其「青」，「青則益茶」。在唐代，已
有深諳茶道的人認為金銀器茶具會影響茶的湯色
和味道。北宋文人皇帝趙佶也深愛茶道，寫過
《大觀茶論》，認為「盞色貴青黑，玉毫條達者
為上」，因宋朝鬥茶風氣興盛，黑釉斗笠建盞適
宜在鬥茶的時候查看乳白色的茶湯和湯花，「兔
毫連盞烹雲液，能解紅顏入醉鄉。」（趙佶《宮
詞》）紫砂類茶具直到明代，喝茶方式改為泡茶
了，才開始風靡。不過已稍嫌顛倒茶和茶具的位
置，「養壺」概念出現了。其前的人，認為紫砂
茶具是不宜用來喝茶的，它不僅吸茶味，自身還
帶有泥腥氣。
也有些器物器型幾乎不隨時代變化，比如用來

醃菜的胎土粗重的罐子，錢兄拾到了宋元的，如
何分辨呢？看澀圈的刮釉。為了降低成本、提高
產量，一個匣缽內是罐子疊放着罐子的，就需要
在罐底刮去一圈釉。這種疊燒刮釉產生的澀圈是
辨明年代的方法之一。另外，古代器物用竹片修
足，手工操作，其線條粗獷、韻味十足，是現代
機器物無法與之相較高下的。對於我這樣的初學
者，僅僅為了找到這點區別，嗅出這樣的氣息，
練出這樣的眼力，已令我覺得和歷史發生了聯
繫，回到了過去。
錢兄並不姓錢，可是大略好古之人，對於錢的

態度都是如此極端的吧：忽而仰着頭，睥睨天
下，金錢當然是糞土，然而，又錙銖必較，一分
錢是九分錢發生質變的轉捩點，當然重要。因
此，我給他取姓「錢」。

拾古記

通
訊
科
技
發
達
帶
來
溝
通
上
的
許
多
方

便
，
令
咫
尺
天
涯
的
人
瞬
間
聯
繫
起
來
。
不

過
，
使
用
通
訊
科
技
的
人
若
不
懂
尊
重
別
人

私
隱
，
把
侵
犯
私
隱
當
成
理
所
當
然
的
話
，

人
的
自
由
無
形
中
變
得
愈
來
愈
少
了
。

經
常
遇
到
以
下
情
況
：
和
朋
友
在
某
場
合
碰

上
，
大
家
隨
手
舉
起
永
不
離
手
的
電
話
拍
下
一
幀

照
片
以
資
留
念
，
短
短
寒
暄
幾
句
便
分
別
忙
於
和

其
他
人
打
招
呼
，
同
樣
的
情
況
在
同
一
場
合
重
演

多
次
，
也
忘
了
跟
多
少
人
合
照
過
。
還
未
來
得
及

坐
下
來
，
手
機
內
的
電
郵
已
通
知
你
，
誰
人
和
誰

人
在
社
交
媒
體
內
對
你
的
合
照
給
了
個﹁
讚﹂
！

於
是
世
界
各
地
的
朋
友
都
知
道
你
何
時
何
地
跟
什

麼
人
碰
上
了
。

最
令
人
不
安
的
是
，
經
常
有
一
些
私
人
聚
會
的

合
照
被
放
到
社
交
媒
體
去
，
為
何
要
公
諸
於
世
？

我
不
一
定
想
所
有
人
皆
知
道
我
的
私
人
交
往
。

我
對
這
等
沒
意
義
的
行
為
極
感
不
滿
，﹁
為
何
不
事
先
徵

詢
我
，
在
我
同
意
下
才
放
到
社
交
媒
體
上
？
這
是
尊
重
啊
，

我
也
有
隱
私
權
！﹂
奇
怪
的
是
，
很
多
身
居
要
職
，
甚
至
是

大
機
構
公
關
部
門
主
管
，
卻
連
這
些
基
本
的
禮
貌
也
不
懂
。

我
不
計
較
朋
友
個
人
儲
存
合
照
，
只
是
現
在
的
社
交
媒
體

是
朋
友
的
朋
友
的
朋
友
的
朋
友
也
可
以
看
到
互
相
一
個

﹁
讚﹂
或
表
態
的
內
容
和
照
片
，
這
樣
社
交
媒
體
有
利
招
徠

廣
告
獲
利
，
但
涉
及
的
人
就
喪
失
了
個
人
私
隱
，
任
何
人
也

可
以
取
得
他
們
的
資
料
，
照
片
不
知
會
傳
到
什
麼
人
手
上
作

什
麼
用
途
。

不
懷
好
意
的
人
甚
至
可
以
悄
悄
地
勾
了
別
人
的
電
郵
聯
繫

或
電
話
線
；
從
手
機
照
片
所
顯
示
的
地
點
及
日
期
中
，
對
別

人
的
行
蹤
了
如
指
掌
；
在
電
子
地
圖
功
能
中
，
又
得
知
什
麼

人
身
在
何
方
。

有
幾
位
朋
友
，
因
家
人
的
疑
心
以
致
千
方
百
計
從
其
手
機

中
索
取
行
蹤
和
交
友
資
料
，
以
致
破
壞
夫
妻
關
係
，
令
大
好

家
庭
破
碎
；
有
人
因
公
事
機
密
也
被
盜
取
而
丟
了
工
作
；
有

人
索
性
離
家
出
走
。

不
懂
尊
重
別
人
手
機
的
私
隱
權
，
會
造
成
極
大
的
殺
傷

力
，
自
己
也
會
成
為
受
害
者
。

沒私隱的世界

百
家
廊

悟
空

吳康民

生活生活
語絲語絲

余似心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小 臻

七嘴七嘴
八舌八舌

潘國森

琴台琴台
客聚客聚

車淑梅

淑梅淑梅
足跡足跡

狸美美

網人網人
網事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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